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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遇再逢瞿镜人

八月暑热，海水都要沸腾。大

海、蓝天、白云，鲜明的色块，随便

一拍，就可作手机、电脑的桌面。最

后一班轮渡抵达湄洲岛的时候，农历

七月十五的月亮升起来了，东海的蔚

蓝变成了淡淡的黑色，在暮云和圆月

的衬托下，辽远，迷幻。

堤岸上，高大挺拔的棕榈让夜空

更加开阔。一个女孩在堤岸上奔跑，

她白色的衣裙在风中展开成蝶，她清

脆的嗓音在呼喊：海上生明月。

是的，月亮就是这样生出来的，

天与海一下子明朗起来。

越过堤岸，走到沙滩上，颗粒感明

显的砂石瞬间将双脚淹没，疲劳的人接

受了砂石温柔的抚慰。脚趾向砂石深处

探索，那里尚有一丝凉润，无数颗砂粒

被挤压，变形，又被抚平。每一颗砂

粒，都无怨无悔，或者是无知无觉。

人是有知觉的。知觉几乎是人的

全部，这个时刻。

像我这种身高和体形的人，皮肤

大约有两百万平方毫米。一粒粗砂的

截面不过一平方毫米。如果将自己埋

在砂中，就会接触到两百万粒粗砂。

将自己当作一粒种子埋在沙丘

里 ， 几 百 万 粒 砂 子 与 我 接 触 的 时

分，我能一一体会、辨认这些微妙

的感觉吗？

我只是这样想想，最后还是和衣

躺在沙丘里，尽管晚间沙滩上人很

少。我的头发、手臂、小腿、脚，与

一堆砂粒深入接触。这些砂粒，都是

我亲密的朋友，有男有女，有老有

少，有健康的壮实的，有细小的温存

的。我不认识它们，没有任何人认识

它们。但是，任何人都可以跟它们这

样亲近。无数人在这里留下欣喜的足

印，不少人也像我这样，用他们每一

平方毫米的皮肤与一平方毫米的砂粒

温柔触碰。

人来人往，一辈子我们要接触多

少陌生人。很多时候，根本没有去看

清对方的面孔就擦肩而过。日均客流

量25万人次的上海人民广场地铁站

里，我瞪大眼睛，成千上万的人在我

面前像砂粒一样滑过，没有一个面孔

在脑海里停留。人类能记住的同类很

少，能刻印在脑海里的更少，能划破

心灵留下疼痛的人，就像那些尖锐的

砂粒划破皮肤一样，少之又少；不

然，我们早就遍体鳞伤，受过深刻创

伤的皮肤会发炎、坏死。

是臀部传来的一点硌痛唤来了这

个想法，伸手摸了一通，在那些一平

方毫米的砂粒间，找到了一块一平方

厘米的蛤蜊壳的残片。幸好，它没有

刺穿我脂肪层丰厚的那一部分。

我想分辨每一粒砂子给我的不同

感觉，譬如足尖、小腿肚、手肘、手

掌、后脑勺，它们与不同的砂石接

触，有的是软和凉风，有的是锐声喊

叫，圆润光滑如羊脂玉，尖牙利齿似

刻薄讼师。然而，我都欢喜。我其实

无法感知每一粒砂子带来的具体感

觉，躺在砂粒之间，我只能抽象地认

识砂粒——对于一粒一粒的砂石，我

的身体就是庞大固埃，我的皮肤无涯

无际，无穷无尽。

就像浮萍、菱角、莼菜、莲蓬，

它们都知道自己生活在水里；浩瀚的

湖水却不知道自己的怀抱里有多少植

物和动物。

那么多具象的砂粒在我身体四周

围裹，我根本不认识它们，也不了解

它们。

这真是一件奇幻的事。

我无法解释，心里有一点躁动。

爬起来，继续往海深处走。满月的晚

上会涨潮，我留心辽远处海平面的任

何声息，足尖还是深入了水边更细更

软的砂子。

这是一些像粉末一样的细砂。它

们更温柔地呵护着人类的皮肤，它们

本质上也是一粒粒砂，现在更缺少个

性地淹没在数字巨大的群落里，如果

埋在这些细砂里，跟我的皮肤一起呼

吸的就有数以亿计的砂粒了。它们和

它们，看似更加温存，实则更为陌生。

人类的目光越过铁轨、河流、隧

道、高速公路，在广场、酒吧、图书

馆、电影院、学校、村庄、田野里一

一搜寻。人类固执地寻找和自己趣味

相近的人，他们在一起说话或者静

默，就不再是敷衍和应酬，而是享受

生命、体会幸福。

我常常对一些陌生的地址和姓名

充满好奇和喜悦。我看到一些好的文

字，就想顺着这些文字找到作者，站

在他们必经的路口，等他们出现，和

他们说几句体己话。

许多人，我们没有机缘走进他们

的内心；就像许多砂粒，我们无缘抚

摸它们一样。

在砂海里，人感觉巨大的包围和

温存；大概是因为在人海里，人仍然

感到无比寂寞。

住的民宿推窗就能看到海上日出。

早晨五点，我还是下楼走到海滩

礁石上去等，为了表示对日出的敬意。

东方早就彤红。“下有红光动摇承

之”，嘴里念叨这类描写日出的经典句

子，以此对应眼前景象。从纯净的语词

里认识和印证世界，是因为它们凝练地

表达了人类共同的感受。普通人很多时

候没有那种细腻的感觉，独特的语词在

恰当的时候唤醒了迟钝的感官。

太阳直愣愣地出来了，果断，直

接，不容商量，一瞬间就将东边天空

点燃。清晨空气的凉意慢慢消退，又

是一个高温日。从防浪堤上走到退潮

的礁石边。古螺、海瓜子，虾、蟹，

有的是残骸，有的是活物。听到人的

脚步声，活物就迅速钻到礁石缝里。

一个干瘪老头，一手拎只口袋，一手

持钳，在缝隙里找那些逃生的海蟹。

钳子开合一下，就有一只海蟹要丧

生。哪怕是一只小海蟹，活下来也是

极不容易的一件事。

太阳完全挣脱了海面，与西边蓝

天上白色的月亮相互问候。

太阳不再能直视。我俯身细看

礁石。

巨大坚硬的岩石延伸到海边，在

海浪作用下，崖岸被侵蚀，海蚀崖不

断后退，成了海蚀平台。海浪继续拍

打冲激海蚀平台，残留下来的便是礁

石。它看上去是那么坚硬，固执，不

可转移。

礁石的表面不是光滑的，而是聚

集着密密麻麻大小不一的砂粒。可以

这样想象，一块礁石，就是用蜜糖紧

紧拥抱起来的无数砂粒。那蜜糖的名

字叫作岩浆。

浪花日复一日温柔问候，礁石一

层层剥落，变成了粗粝的砂石，然后

变成了粉尘一样的细砂。这中间一定

发生了太多的事，时间太久，久到人

类无法观察。

礁石是砂的前世，砂是礁石的今生。

礁石是巨大的重的存在，砂是卑

微的轻的物什。

砂看到礁石，不免会自惭形秽，

就像普通人看到大人物的惭愧一样，

同样是人，我怎么就不能成就他那样

的功业呢？这是向上的人类千百年来

共同的苦恼。庄子曾经给出很好的解

药：你是一滴水，一滴水太渺小了，

大海浩瀚，多么令人羡慕啊。庄子

说，一滴水，你到大海里去吧，那时

候，你就是大海了。

这种解释似乎并没有作用。人在

人海里，还是无名、孤独。还是那一

滴水。或者，在无数的水滴构成的大

海里，你还是藉藉无名，天空看到的

是整个大海，看不到水滴。

人要被看见和听见，确实太难。

哈代说：“呼唤人的和被呼唤的很

少能互相答应。”

张爱玲说：“于千万人之中遇到你

所要遇到的人，于千万年之中，时间

的无涯的荒野中，没有早一步，也没

有晚一步，刚巧赶上了。”

他们说的是爱情。爱情之外的广

阔世界，如何被合适的人听见和看

见，也一直困扰人类。

那些尚未变成砂粒的礁石，在人

类的视野里突兀、显豁。我低头仔细

看礁石表层密实的砂石：还有多少砂

粒被包裹在礁石的内心，在那些致密

的黑暗里，千万年的时光里，它们忍

受黑暗、压制。在人类的有限的、短

暂的视野里，它们简直就是在永不见

天日地忍受孤独、寂寞。在礁石最深

处，那些砂粒想看到一缕阳光、想闻

到海的气息，可能要等几万年甚至更

久。人类有这种耐心吗？

看上去那么辉煌的巨大的礁石，

其实饱含了被封锁的永夜哭泣。

看上去那么卑微的渺小的砂粒，

它还有可能听到海的呼吸，亲密地爱

抚人类的皮肤。

当然，那些砂粒最后又湮没在无

数同伴的身影里，很少被关注，更少

被疼惜。

人渴望被同侪看见和听见，要做

巨大的礁石，挺立于海上，万众瞩

目。在人群簇拥中言笑晏晏，众星捧

月，人感到全身释放的快乐，几乎觉

着自己是一块显赫的礁石了。可是，

那些笑声未必是因为懂得而发出的，

那些乱哄哄的喧闹捧场，就像海浪堆

积簇拥出来的垃圾。

如果只是一粒砂，最大的愿望还

是获得关心和疼惜，捧在掌心，慢慢

变暖。一个朋友读到我文章中的几句

话，从千里之外赶来看我。他说，只

想握握我的手，手比文字更有温度。

我坐在礁石上，眼睛长久地盯着

着大海的深处和远处。

此时，天风浪浪，海山苍苍。

1. 三岛菜，是以长江入海口的

崇明岛、长兴岛、横沙岛这片区

域的食材为基础烧制的菜肴，有着特殊

的地域背景。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菜系是按照地

域划分的，每一个菜系，都是这个地域上

食材的精细制作，而对应的，就是这个地

域的人的味蕾。中国传统美食中，山珍

海味是一个形容词，不能构成美食的食

材体系，传统的食材中，突出在一个“鲜”

字，是新鲜的鲜和鲜美的鲜，这个奇妙的

汉字用鱼作为偏旁，引用在三岛菜里恰

如其分：

东海舟山渔场，是中国海洋渔场中

鱼类品种最多品质最好的一个，不论是

航风船年代的围网捕捉，还是采用了机

器船后进行的现代化捕捞，横沙岛的新

民港和长兴岛的马家港，是距离舟山渔

场最近的靠泊点，也是舟山渔场进入上

海吴淞蕰藻浜鱼货码头的必经之路。避

风，加水，加油，加冰……船靠岸后，船家

还喜欢木柴大米黄豆蔬菜瓜果等，而岛

上的农家，喜欢的是渔家船上的海鲜鱼

货，因此，他们之间就有了自然合理的交

换。比如：橡皮鱼丰收的时节，岛上家家

户户都要换上几十斤，重盐腌制，可以吃

上大半年；东海的鲳鱼黄鱼带鱼条虾等，

也是这样，走进了岛上普通人家的饭

桌。上世纪五十年代后，国家把常年漂

泊在东海边和长江、黄浦江里以捕鱼为

生的船家，安置在三岛上集中居住，并且

编制了渔业生产大队，形成了东海渔场

的另一支捕捞力量，在以后的几十年里，

除了国家指标里收购的鱼货外，三岛范

围内，是渔业大队鱼货销售交换的地方，

就是后来变得十分稀缺的大黄鱼，在三

岛上也不是绝品。

这是海鲜。

长江入海口，是完全淡水条件下有

明确潮汐规律的区域，这里鱼类品种丰

富，几乎包括了淡水鱼中的所有种类，

鳜鱼鲈鮰鱼鲈鱼鲤鱼草鱼鲢鱼……而且

品质特别好，比如：普通的白鲢鱼，在三

岛周围流动的水域里，有芦苇浅滩上莞

草等食料，长成后味道就变得十分鲜

美。长江洄游的鱼类，是从东海的咸水

里回来产籽的，如：鲥鱼河豚刀鱼等；而

季节性的银鱼、虾、蟹等，更是上海高档

饭店和吴淞老街上的让食客流连忘返

的品种。

这是江鲜。

崇明长兴横沙三岛，都是长江上游

淤泥堆积成陆的。岛最初的状态是：潮

汐在淤泥浅滩上留下了弯弯曲曲的河

道，河道连着大大小小的湖泊，这样的河

道和湖泊是鱼类的天堂！由于水体清洁

饵料充足，这里生长黄鳝鳗鱼甲鱼草鱼

黑鱼鲫鱼，都是三岛人家灶头上的美味。

这是河鲜。

——海鲜、江鲜、河鲜，构成了三岛

菜里鱼鲜的三个层次，这里种类齐全，品

质优越，放眼全中国的各个菜系，没有一

地可能超越。

2. 在三岛菜中，作为“鲜”字主

体的羊，是崇明白山羊。这是崇

明岛的特产，具有国家地理标志证明商

标，在国家层面上，崇明白山羊被评价为

“肉质鲜美”的品种！

这样的情景是三岛人不能忘怀的：

屋外漫天飞雪，屋里热气腾腾，直径两尺

半的大铁锅里是红烧羊肉。如果一桌都

是男人，干脆用脸盆盛羊肉。佐餐的当

然是崇明糯米酒，羊肉里再放入被冰霜

打过的青菜，再盛一盆放在桌上……屋

外的寒冬还冷吗？

高品质的崇明白山羊，是崇明的水

土和草料有机结合的物种，离开这片土

地，同样品种的羊，就不会有这样鲜美的

肉质。崇明长兴横沙三岛地处太平洋西

岸，属于亚热带季风气候，这里土壤的特

征是：全氮和速效磷含量低于标准，而难

得的是有机质和速效钾的含量相对较

高，科学的说法是“质地较轻，粗粉砂、细

砂含量高，通透爽水性好，土壤具有多宜

性。”这个气候特征和土壤特点，最适合

粮食作物和所有菜蔬草料的种植，为崇

明白山羊提供了得天独厚的生长环境和

充足的食料，也同样有利于猪牛和鸡鸭

鹅等禽类的养殖和生长。

在三岛的范围内，国家颁发的地理

标志证明商标有：崇明白扁豆，崇明白

山羊，崇明金瓜，崇明老毛蟹，崇明香酥

芋，崇明大米，崇明水仙，崇明老白酒，

除了崇明水仙外，其余都是食材。因

此，作为三岛菜的基础食材，具有独特

性和多样性。

三岛菜也是三岛老百姓的家常菜，

烧这些菜的人，不需要高等级的厨师，就

是种菜的人，捉鱼的人，养羊养猪的人。

3. 三岛菜的饭店在宝山吴淞地

区营业已经很多年了，让上海市

区的食客纷至沓来，赞不绝口！

上海市民是有品位的人群，他们把

健康饮食作为生活的理念和一种享受。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崇明岛上先后创办

了新海农场、红星农场、长征农场、长江

农场、跃进农场、前哨农场等，那个年代

里，有几十万上海中心城区的初、高中毕

业生，响应号召来到崇明岛。而长兴岛

上的前卫农场，高峰时有职工一万多人，

约占长兴岛人口的一半左右。今天，年

纪六十多岁的上海人，有很多人把青春

献给了第二故乡，而岛上的菜肴，正是他

们在艰苦的生活里值得回忆的味道。他

们中很多人在期待着市区的家门口能够

品尝到三岛菜，能够让味蕾带着自己回

到青春岁月里。

理论上说，有这样的食客群体，生意

场上永远有一股拼劲的三岛人，应该毫

不迟疑地开店扩张，但对于三岛菜在上

海市区的推广，从事餐饮的三岛人似乎

总在犹疑之中。在以往的岁月里，轮船

是进出三岛唯一的交通工具，这样的限

制，影响了三岛人在上海的生意发展，但

在2005年长江隧桥开通后，崇明离岛到

上海五角场的时间只要半个小时。那

么，他们还在犹豫什么呢？

原来，到这个时期，由于过度的捕捞

和对海洋资源过度的开发利用，东海名

贵的鱼类已经很难看到了，充斥市场的

都是养殖的品种，包括黄鱼鲳鱼梭子蟹

等，据说带鱼的养殖攻关也已经取得了

成功。今天，就是远洋捕捞的普通的鱼

类，产量也很低，而每年东海的休渔时间

段里，上海市场上就是低品质的海杂鱼

也变得十分稀少。长江里的鱼类资源也

接近枯竭，再大再密的网，也很少有大的

收获。因此，近二十年来，社会各界要求

长江禁捕的呼声一年高过一年，2021年1

月1日，《长江十年禁渔计划》全面开始实

行，从重庆到上海这里的长江入海口，再

无一船一网捕鱼，所有的偷捕都将入

刑……与此同时，作为上海水源地的崇

明岛长兴岛横沙岛，从保护环境出发，产

业政策作出了重大调整，大大压缩了羊、

猪和各种禽类的养殖规模。

这是制约三岛菜饭店扩张的主要

原因。

经营一个中等规模的三岛菜饭店，

需要种植的土地面积超过几百亩，几乎

每一个时节里，必须都有时鲜蔬菜到店，

而优质的鱼类禽类猪肉羊肉，更是三岛

以外的地域无法替代的——这是今天在

宝山吴淞地区几家三岛菜饭店维持经营

的基础，不扩张就是为了保持三岛菜纯

正的品位！

今天，勤劳种植的人还在，传统的烧

制方法还在有序传承中，三岛菜原始的

味道不会改变，但三岛菜饭店的经营者

正面临着新的转型，原因是生态环境恶

化后鱼类资源的缺失！松鼠野生大黄

鱼、干煎东海油带鱼、清蒸刀鱼、清蒸长

江蟹、红烧鲈鮰鱼、盐烤长江虾……已经离

开了人们的餐桌！作为经营者，需要对

现有的三岛上的食材加以创新融合，以

弥补这些消失的美味。作为食客，我们

可能已经成了这些美味最后的记忆人和

守望者，因为，长江水系和东海渔场自然

生态的修复，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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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上午，收到友人自沪上代购

的光绪刻本《乐律考》，看到封面和扉

页上都钤有朱文方印“瞿竟成”，不禁

惊呼起来。书是普通书，人亦非名

人，惊呼只为不可思议的巧合。

至少十七八年前，曾在网上买到

一张旧画像，完全是旧时乡间遗像的

画法，逼真而有些阴森，上有从右往

左的题耑“瞿镜翁六十八岁小影”，后

为小字“一九五四年冬蔡观明题”，钤

“贞冥”白文方印。左侧有墨书两竖

行：“识君四十年，发斑未全素。画手

为传神，温温见风度。镜翁以小影属

题字，并系俚句。观明。”下钤“蔡”

白文方印。瞿镜翁，不知何许人。我

买它是冲着蔡观明（1894—1970），这

位一度活跃在南通本地及上海的乡

贤。如今还有人提起他，多半是因为

费范九、钱基博与他交往颇多，还有

就是他的笔名“孤桐”与章士钊“撞

车”，害得《章士钊全集》误收了一些

篇目。后来我翻过他的 《孤桐馆诗

文》（南通市文联，2008.9），这首应

酬性质的题诗不在其中，合情合理。

既然“镜翁以小影属题字”，“小

影”自然不是什么遗像，然而的确没

有欣赏价值，遂随手置之箧中。偶与

友人赵鹏提及，他说，“瞿镜翁”是一

位本地的老辈瞿镜人先生 （1887—

1964.1）。正好当时南通市政协印了一

部厚厚的《南通掌故》（2004.12），收

录的都是新中国成立初期政协老先生

们写的短文，瞿、蔡二人俱在其中。

清点了一下，瞿镜人写了三十四篇，

约一万两千字。开头他还写写地名、

风俗、事件，后面几乎就全以地方人

物为写作对象，而提得最多的自然是

近代以来绕不过去的张謇、范当世。

他是江苏省文史研究馆馆员。近蒙友

人出示省政协存档的一批手稿，内有

他交去的十篇人物掌故，大部分已见

于《南通掌故》。

我对瞿镜人的家世有所了解，是

通过掌故家瞿兑之 （1894—1973） 的

《赠南通瞿君诗序》（《补书堂文录》

卷二）：

南通濒江接海，其人兼有刚朴文
明之懿，于吾宗镜人徵之而信。丁亥之

夏，流寓上海，镜人自其里中寄诗相
讯，情旨肫恻，已心仪之。其明年，江
南北诸君子出先公门者，相约为怀超之
社，镜人渡江来与会，始获相见。诗酒
之馀，出示先世传略，更由是知其根
氐。盖其大父晓岩先生，讳长胜，为邑
名诸生，以宋儒之学化后进。父少岩先
生，讳渊，承其家学，中式同治六年乡
试举人，六试礼部不遇，益致力于宗族
里闾之义举，手创精进书院，兼倡汉宋
学。后就官赣榆县学训导，以光绪二十
八年二月十三日卒官。丈夫子二，长庆
祥，附生，镜人其次也。吾瞿氏枝叶，
分布四方，籍常熟者尤光远有耀。镜人
之先，即自常熟迁南通金沙场，隶卫
籍，十数传乃舍其业，迁馀西场。晚近
宇内播荡，罕能宁居，镜人与余皆流转
困钓，故于先世事恒泯没是愳。镜人之
心，余能度之，知其欲有一言以彰潜
德，然吾辈东西南北之人，欲笃守而慎
传之于后，其安可必邪？他年之治志弃
谱牒者万一得而存之，则镜人之志也，
非余所敢望也。既答君诗，复序其会合
踪迹，兼美君之有所受于其先。

文中叙述瞿镜人的家世，材料当

来自瞿镜人本人；且记叙了彼此的渊

源：论远祖，皆是“瞿氏枝叶”，近则

是 瞿 镜 人 于 丁 亥 （1947）“ 寄 诗 相

讯”，次年渡江至沪上，参与怀超社之

会。这当然还是一篇应酬之作，但在

“宇内播荡”“流转困钓”之际，“镜人

之心，余能度之”，多少寄托了作者的

感慨与情谊。

怀超社是为怀念瞿兑之的父亲瞿

鸿禨 （1850—1918） 而创，至一九五

〇年，两年间凡二十五集，瞿镜人只

是偶尔与会，不知算不算正式成员。

社中有他的同乡、故交孙儆 （1866—

1952），抗战期间，他们还同是以旅沪

南通人为主体的剪淞社 （历史上不止

这一个剪淞社，但显然都典出杜诗

“剪取吴淞半江水”） 成员。近年来，

孙 儆 、 冯 雄 （1900—1968） 翁 婿 的

《孙儆诗稿》（学苑出版社，2022.5）、

《 冯 雄 诗 词 集 》（学 苑 出 版 社 ，

2020.7） 已由常州李昭文辑注出版，

瞿镜人正是酬唱中不时出现的名字。

目前所见瞿镜人的大部分材料，

都关乎诗词。光绪三十三年 （1907），

流寓南通的朝鲜诗人金沧江 （1850—

1927）刊《申紫霞诗集》，列出赠送的

十六人名单，瞿镜人即在其中。他曾

为厦门诗人黄松鹤（1909—1988）《煮

梦庐词草》卷首题词，又赠诗给上海

诗人沈瘦东 （1888—1970）。如此种

种，不一而足。沈氏《瓶粟斋诗话四

编》 更为他留下了难得的生平记录：

“镜人少攻博士业，行欲售矣，光绪乙

巳学使先校士，江南试事未毕而停止

科举之诏下，江北诸学遂向隅，镜人

年老犹为学校教师云。”在废科举的时

代变革中，他是被牺牲掉的一粒尘

埃。《自修》杂志上连续发表过他的古

文赏析文章（1939—1941），总算留下

执教生涯的些微痕迹。

抗战期间，瞿镜人请人画了《瞿

园图》，孙儆尝为之题诗。这像他的趣

味，就如同以画像请蔡观明题诗一

样。只不过到了一九五四年的南通，

恐怕再也找不到像样的人物画家了。

拍照片，应该不难，然而他还是选择

了画像，甚至不惜动用民间的遗像画

师。以遗像风的画像征题，其个性亦

可谓奇特。

一九五〇年起的十余载里，结社

酬唱有些不合时宜了，但仍有一部分

文人固执而低调地持续着他们的生活

方式。学者吴宓 （1894—1978） 在日

记中留下了晚岁瞿镜人的身影：一九

六一年十二月九日上午，吴宓“函周

邦式，寄示瞿镜人诗及函”；次年一月

七 日 晚 ，“ 读 休 宁 戴 穀 孙 （1878—

1933）《穀孙诗话》，瞿镜人先生等印

（1955）赠者也”；次日：“总复周邦式

1961十二月十二日、十五晚诗函，寄

去瞿镜人 《野菊》 及 《杨花》 原诗，

并瞿老十二月十五日解释其诗之复宓

长函。”刊印友人的《诗话》，与诗友

交流诗作，他的生活重心倒是一以贯

之，好像不曾受外界侵扰。

民国时期，旧习日衰，许多人为

求便利，纷纷改以字行。看到两本旧

书里，记载瞿镜人名“竟成”。《乐律

考》竟是他的故物，到手之前我丝毫

不知。“会合踪迹”，一遇再逢。

壬寅七夕后一日


